
记者手记

与“老逗才”一样同为80后新宁波人，虽然身处的行业
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很多地方笔者与他有着相同的境遇
和感受。比如说，中秋节我们都在异乡加班。而且，肯定还
有更多的人亦是如此。

在宁波，从事音乐培训、商业演出、驻唱的歌者不在少
数，但是并没有一个把他们聚在一起的组织或者平台，因
此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但是他们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的同
时，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动人，背后的喜怒哀乐只有他们自
己知道。让我们向每一个追梦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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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海西店镇洪家村，有 200
多年历史的村祠堂曾经是村民的
骄傲。然而，由于年久失修，祠堂
破败不堪，成了村民堆放杂物的
场地。去年年底，随着一支队伍的
到来，这座清中期古建筑重现古
韵。

近日的一个下午，记者走进
洪家村祠堂。祠堂占地面积800多
平方米，东西两侧是厢房，中间为
戏台。记者看到，经过能工巧匠精
心施工，东西厢房修复基本完工。

“再过两个月，祠堂修复工程
可以完成。”葛招龙是宁海县级古
戏台非遗传承人，也是这支队伍
的负责人，他大多数时间泡在工
地上。

葛招龙与古建筑结缘，和他

的爱好有关。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他放弃学业，拜师学艺，成了一个
木匠。学成出师后，他成为宁海木
匠大军中的一员，走南闯北，辗转
于甘肃、湖北、山东等地。做木工
之余，葛招龙喜欢收藏器物，起先
收藏红妆家具、石材等，后来，又
看中老房子，把拆下来的东西搬
回家。由于风化、虫蛀和外力破坏
等多种因素，旧家具往往出现缺
件、损坏等现象。修复旧家具，对
葛招龙来说，不过是一件熟门熟
路的事。

就在这几年，随着古村保护
开发意识的觉醒，一批承载了几
百年历史记忆、文化基因的祠堂、
戏台等古建筑开始进入人们视
野，但这些古建筑历经数百年风
雨侵蚀，门楼、柱子、大梁等构件
已严重受损，亟待修复重现生机。

葛招龙毅然组建了一支古建
筑修复队伍，成员大多是本地一
些富有经验、技艺精湛的木匠、水
泥匠、雕花工等。

在葛招龙看来，古建筑修复，
要尽可能做到以旧修旧，不破坏
其原有的格局。

2015 年，葛招龙接下了一市

镇里岙村南一台的修复工程。这
是一座有200余年历史的古戏台，
四周彩绘，雕梁画栋，栩栩如生，
代表着宁海古戏台的经典样式，
但因风雨侵蚀，南一台出现了腐
朽、脱落、漏水等现象。

在修复过程中，难度最大、任
务最重的是对戏台藻井的修复。
葛招龙和成员一起，不敢有丝毫
怠慢。一个藻井的部件有近三千
个，从藻井各构件的拆卸、编号、
清洗防蛀处理，榫卯及雕刻件的
拼合修复，再到安装，整个古戏台
修复过程环环相扣、一丝不苟，历
时 3 个多月。其间，央视《探索发
现》手艺栏目摄制组专门前来，以
这座古戏台的修复过程为背景，
拍摄了纪录片《戏台藻井》，充分
展现了葛招龙这支队伍的高超手
艺和宁海古戏台深厚的人文底
蕴。

对葛招龙来说，修复并不难，
难的是找到合适的老木料。因此，
除了跑工地，他把空余时间花在
收集构件上，经常跟着藏友去收
旧货，宁波、温州、福建、江西等
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葛招龙
自家和租用的场地里，堆放着各

式各样的老物件。
葛招龙说，修复尽可能要用

同一年代的、同一木质的老材料，
因为老材料最稳定，又能确保建
筑风格的延续统一。有一次，他带
队修复梅林长寿村的一个四合
院。那个四合院有9间房，门板、窗
格等近一半缺损，需要大量老材
料。为此，他用几个月时间奔走在
各大拆迁工地，花了十几万元，买
回十几车的各种老木料。

宁海历史悠久，古村落聚集，
目前仅中国传统村落就有7个。古
建筑虽多，但也面临着因风化颓
败、坍塌的趋势。这让葛招龙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

这几年，葛招龙陆续组建了
四五支队伍，队员从最初的几个

人扩大到如今上百人，他们中既
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老匠人，也
有刚加入的新生代，以老带新，把
老手艺传下去。眼下，这几支队伍
同时在实施四个修复工程。

“每一件历史悠久的旧家具
都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记录着太
多的文化记忆。”葛招龙说，每一
次修复，他总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小心翼翼地用沿袭了几百年的传
统工艺来恢复其中消失的片段。
当一件尘封已久的残旧器物修复
完 毕 ，以 完 整 的 姿 态 呈 现 出 来
时，那种快乐油然而生。

葛招龙说，每一个古建筑都
有自己的故事，而修复匠就是在
重现、续写、守护这些故事和记
忆。

葛招龙：让古建筑重现古韵

新群体基层

记者 黄 程

“叛逆”少年闯出一片天

中秋节晚上七点，记者在“江
湖”酒吧见到了“老逗才”。本是团
圆的日子，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
候。到店里以后，“老逗才”先里里
外外看一遍，然后召开员工例会，
总结一下昨日经营状况，再吩咐
今天的事情。

忙完这些，中间有一个小时
左右的空当，“老逗才”才在酒吧
后院坐下来与记者聊聊。他身形
略胖，留着胡子，眉目之间有着跟
他声音一样的沧桑。说起往事，

“老逗才”感慨万千。十多年前，他
从舟山偶然来到宁波，如今渐渐
地搭建起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这
里，他自由洒脱地唱着心中的歌，
也在夜色中温暖着来自四面八方
的听众的心。

高 中 成 绩 还 不 错 的“ 老 逗
才”，原本可以被保送至北京一所
不错的大学。但在海边长大的他，
一心想做个水手，于是放弃了保
送，考进新加坡一家游轮公司。等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上海办理签
证 时 ，又 因 为 一 些 原 因 没 能 成
行。后来他只身来到宁波闯荡，
成了“甬漂”，这一“漂”就是
十多年，现在在这里落了脚。

“当时把家人气得够呛，那
时候真叛逆。”如今想来，这一
切犹如在昨日，可“老逗才”没
有 后 悔 自 己 的 “ 随 性 ”， 他 笑
道，“生活是自己的，要尽量按
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这一
路 的 “ 随 性 ” 走 得 并 不 顺 畅 ，

“ 老 逗 才 ” 聊 起 了 初 期 的 “ 潦
倒”，“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只是
喜欢唱歌，最早在海曙区一个酒
吧唱歌，唱一首歌只能挣一顿盒

饭钱。有时候没地方住，在月湖
或者鼓楼随地就睡，或者在网吧
里混一晚上。”

自己选的路，再苦再累也要
咬牙坚持。把自己的兴趣做成事
业，他觉得很幸运，但也很辛苦。
为了闯出名堂，他没日没夜地练
歌、学习，用心去感受生活、去歌
唱。渐渐地，来店里听他唱歌的

“粉丝”越来越多，在外滩也有了
名气，交了很多朋友。

六七年前，“老逗才”和几
个朋友一起开了“江湖”酒吧，

“店里的一切日常管理运行都是
我 负 责 。” 说 到 这 里 ， 到 了 八
点，演出开始了。虽然不是他上
台表演，但是他要坐在台下观察
舞台状况，还要招呼前来的新客
老友。“虽然都是听歌，但是我
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不像客人只
是单纯地欣赏、鼓掌。”

光鲜背后的辛苦少有人知

晚上十点半，轮到“老逗才”
上台演出了。他每次点上一根烟
开场，成了他独特的“派头”。“老
逗才”喜欢唱老歌，一个小时的演
唱时间里，他唱了郑智化的《三十
三块》、钟镇涛的《让一切随风》、
李宗盛的《山丘》、张国荣的《玻璃
之情》、迪克牛仔的《三万英尺》、
林忆莲的《问》和《当爱已成往事》
等经典曲目，赢得听众阵阵欢呼
和掌声。

半个小时唱完之后，有十分
钟休息时间。“老逗才”有些累
了，但是并不得闲，喝了一口
水，他马上又和乐队讨论刚刚的
一些细节和接下来的表演曲目，
不时还有熟客朋友前来打招呼、
敬酒。可他只是以水代酒，“我
很早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喝酒，
一是为了保持大脑清醒，二是为

了 保 持 良 好 的 身 体 状 态 和 嗓
音。”“老逗才”说。

一个小时的演出结束，“老
逗才”离开舞台，立马让工作人
员给他按脖子，最近他的血压有
些高，身体状态欠佳，但是他还
是坚持每天演出。“这是一种态
度，看似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
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他
带着疲惫说，有几次，他从宁大
附属医院打完吊针，出了医院门
就直奔店里演出，还有几次，下
了舞台就奔急诊室。

已经快十二点了，这时候店
里还有不少客人，对“老逗才”来
说，这既让人开心又让人皱眉，有
时候客人喝多了会出现状况，服
务员处理不了。“最晚的一次到早
上七点多，不能赶客人啊。”

正常情况下，凌晨两三点打
烊以后，他开车回到家，收拾收
拾快四点，累得睡不着觉，又翻来
覆去想事情。长年累月昼夜颠倒
的作息，导致他身体状态不佳。他
认为这也是他至今还未成家的原
因之一，“另外就是社会大众对夜
场从业者的一些固有观念。”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给客
人唱生日歌了，有时候我会想什
么时候能给自己唱一次。”“老逗
才”苦笑着说，“还是很小的时
候在老家过的生日。”

开酒吧之后，有阵子感到累
了，“老逗才”便歇了两年，用
自己的积蓄，开着一辆越野车，
把江浙一带走了个遍。“走走停
停，去一些小地方的角角落落，
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东西
会无形之中融入音乐。”他说，
人生经历多了，唱歌的味道也会
不一样，“最近我看了很多老艺
人的演唱会，从歌声中寻找感
动，寻找方向，体味音乐人生。”

追梦的脚步未曾停歇

忙碌、辛苦的工作，并没有
让“老逗才”忘记最初的梦想。最
近，他每天抽出时间去健身房，努
力恢复身体状态，计划把之前创
作的歌曲录完，然后出专辑。

其实，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
找他合作，要把他推向更大的平
台、舞台，但他觉得自己志不在
此，婉拒了。他知道大的平台有更
好的资源，但是那也肯定会成为
束缚，影响他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舍有得，有得有舍。就像
开酒吧一样，本来是为了能随性
唱歌，刚开始确实如此，可后来慢
慢成了枷锁，好像把我困在这里
了。”“老逗才”说，店里的客人，都
是比较会听歌的，长时间形成了
习惯，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带病坚
持的原因之一。

但是反过来想想，“老逗才”
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很累，
但是很多人想累还没机会呢。”他
去过很多地方，在宁波这样一座
城市，有老外滩这么一个地方，是

很难得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
片“乐土”。

大大小小近 70家酒吧集聚于
此，酒吧开开关关，驻唱歌手来来
去去，潮流很多，高手也很多，但
是“老逗才”和他的“江湖”不愿意
随波逐流，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
——做好音乐。他经常跟店里的
兄弟们说：“除了音乐，我们一无
所有。”小小的舞台上，歌手乐队
加起来有9人，每年成本很高。“老
逗才”作为老板，一心想着大家能
发展得更好，在老外滩乃至更大
的范围内，大家都知道“江湖”的

“老逗才”讲义气。在这片天地里，
让他执着的，除了音乐梦之外，还
有江湖兄弟情。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 宁 石婉羚

9 月 20 日，一场献礼新中国 70
周年的画展在海曙区鄞江镇举行，展
出的 40 多幅画作中，梅花虚实结
合、疏密有致，或傲霜斗雪、或昂首
迎春，让观者赞叹。而让人惊叹的
是，画的作者、74 岁的鲍光明 60 岁
才开始学习画画，而且完全靠“自学
成才”。

鲍光明出生于鄞江镇悬慈村鲍家
堪自然村，他年轻时种过地、当过
兵，后来在宁波海洋运输总公司的
宁波至上海往返客轮上担任政委。

“2001 年，这一航线取消，我成了一
名下岗人员。”鲍光明回忆，当年 56
岁 的 他 闲 不 下 来 ， 希 望 找 到 一 份

“职业”，让他能忙碌其中并有所收
获。

起先，鲍光明打算开一家餐饮
店。他学做西点、中点，考出了厨师
证书，但“非典”来袭，让他的计划
泡汤。后来他又自学木雕，雕刻出几
百件作品。一场车祸，让他停下了创
作。在养伤的过程中，他静下心来思
考，直到2005年3月，他决心将画梅
花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

“梅花不畏严寒傲霜独立，它还
有‘梅开五福’的吉祥寓意，冲这
个，我就喜爱梅花。”鲍光明说，他
每天四点半就起床，背诵那些从书店

“搜刮”到的关于画梅花的理论书
籍，背诵两个半小时后，开始下笔作
画，直到晚上 8 点半。“梅花有 12 大
类型，老枝、新枝，盆景、山地、宫
廷等各不相同，自己先将理论烂熟于
心，同时还琢磨各年代画梅花的画谱
和有关梅花的诗词。”

鲍光明记得，第一朵梅花他是画
在报纸上的，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就
这样每天勤学苦练，不知废掉多少报
纸，10 多天后，他画的一幅梅花作
品被原单位推送到杭州参加评比，一
举获得省级铜奖，这让他非常开心，
更有了学习的动力。

如今，14 年过去，鲍光明积累
了 600余幅自认为“拿得出手”的梅
花作品，荣获了国家、省、市等各级
奖 项 ， 其 中 有 两 幅 作 品 还 被 收 入
2008 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 《中
国职工书法绘画摄影作品精选集》
中。“如今我画梅花得心应手，脑子
里一旦构思好，下笔很快。”鲍光明
自信地说，最大的一幅长 8 米、宽
3.8米的画作他三四天就创作完成。

在鲍光明家中，记者看到，这座
两层小楼的家具很少，一楼三间房被
主人改为梅花画作陈列馆，二楼则是
他的画室。一楼墙上悬挂的作品琳琅
满目，春梅冬梅、红梅腊梅、老干新
枝……意境各不相同，配上有关梅花
的诗词书法，相得益彰。

除了自家陈列着梅花画作，鲍光
明还在鲍家堪村内的一些民居外墙上
画梅花图，千姿百态的梅花成为村内
一道独特的风景。为了能让这些画作
不惧风吹日晒，颜色维持长久，鲍光
明前几年探索成功用油漆画梅花，如
今，这些露天画作依然光亮如新。

“我不串门、不打牌、不旅游，
每天在画梅花中得到巨大乐趣。”鲍
光明说，他的家乡鲍家堪村是宁波市
历史文化名村，他希望将来能在村内
开设一家梅花画作专题博物馆，馆内
免费展出自己的画作，庭院内则种上
各个品种的梅花，打造成为梅花景观
园林，让“梅花”成为家乡的特色品
牌，为家乡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
助一臂之力，而这一想法已得到了村
委会的认可。

“草根画家”
60岁“自学成才”
画梅花

葛招龙在修复古戏台。 （受访者供图）

鲍光明在介绍自己的作品。
（陈朝霞 摄）

一个酒吧歌手的一个酒吧歌手的““江湖江湖””

图为舞台上的“老逗才”。（黄程 摄）

每天晚饭前到店里开始忙碌每天晚饭前到店里开始忙碌，，十点半上台演十点半上台演
出一个小时出一个小时，，酒吧凌晨两三点打烊酒吧凌晨两三点打烊。。这是外滩酒吧这是外滩酒吧

““江湖江湖””的歌手兼老板的歌手兼老板““老逗才老逗才””的工作时间表的工作时间表。。一一
年三百六十五天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没有例外几乎没有例外。。““我们也是服务我们也是服务
行业行业，，越是节假日越忙越是节假日越忙。。””

今年今年3636岁的岁的““老逗才老逗才””是舟山人是舟山人。。在老外滩在老外滩，，这这
个外号的名气远比他的本名个外号的名气远比他的本名““王仕旭王仕旭””要大得多要大得多，，

““名字是我爷爷给取的名字是我爷爷给取的，，他可能希望我长大后走仕他可能希望我长大后走仕
途途，，可惜不小心踏偏了可惜不小心踏偏了。。””他笑着说他笑着说。。在舟山话里在舟山话里，，

““老逗才老逗才””有着不按套路出牌的意思有着不按套路出牌的意思，，““我不喜欢被我不喜欢被
安排着生活安排着生活，，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随性一点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随性一点。。””

““随性随性””是是““老逗才老逗才””谈话中的高频词谈话中的高频词。。他聊天他聊天
时这么说时这么说，，演唱时这么做演唱时这么做，，在他几十年的人生中亦在他几十年的人生中亦
是遵循此道是遵循此道。。正是这种正是这种““随性随性””，，让他潇洒地追逐着让他潇洒地追逐着
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梦想、、构建着自己的江湖构建着自己的江湖，，不想被贴上任何不想被贴上任何
标签标签。。


